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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之后，乃误以为初与姬姓战于北方者即为后来之三苗，所用者亦即后来九黎之民，遂有今日

之苗族，先汉族入中国，后乃为汉族所逐之说矣，共工三苗皆当时姜姓之仇舜者，实仍姬姜之争

耳”。（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这些宝贵的见解，实足够袪除民族间无谓的隔膜，可惜近来研究历史的人，或是懒惰因袭旧

史或是好博采群说，自炫渊博，还不能正确的采用这些见解，遗误民族团结，影响是很大的，这

个错误应该即时矫正，如果仍然持续历史上的错误，不但见智识的浅陋，与事实脱了节，也辜负

了研究历史的意义，继承这错误的传统，等于替帝国主义修改歪曲我们民族史，扰乱自己统一抗

战的亲密性，便利他们侵略，无异作文化的汉奸，我们应该立时退出狭隘的以讹传讹从前错误的

民族观念樊笼，发扬这光辉灿烂五千亲爱团结的自然混合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华民族!扬弃历史荒

诞故事的传说否定帝国主义拐骗诱惑的谲诡阴谋，由新的质变，才能够达到正确的全民结合，以

答复日寇无赖的挑拨，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向我们抗战建国神圣民族解放斗争光明

前途迈进！把帝国主义用民族自决欺骗我们阴谋的工具转变成揭穿这种阴谋，防止这阴谋，突击

这阴谋的工具开展为宣传团结，领导团结的教育工具。 

 

 

 

 

【论  文】 

续论“中华民国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 

《益世报》1939 年 5 月 8 日《边疆周刊》第 20 期 

顾颉刚 

 

孝通学兄： 

接到你四月九日来书，和我讨论民族问题，很使我兴奋。我怀着这些意思好多年了，虽是解

决这问题，自知不是我的能力所及，但只要能作一个提出这问题的人已使我心满意足。承你肯来

和我讨论，借此激起别人的注意。共同来解决这个大问题，使得中华民族有极坚固的团结，那真

是国家的如天之福，岂但为提出问题的人的荣幸！ 

我个人耕作的园地，你必然很清楚，是在高文典册之中，为什么这一次要轶出原定的范围，

冒失地闯入社会人类学的区域而提出这个问题？难道是我们的忽发奇想？不是的，这完全是出于

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现在就先耗费些时间，把这段经过情形详细写告。 

已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商务印书馆嘱我编辑一部初中本国史教科书。那时我不愿意随便抄书

完事，很想在这部书里给予中学生一些暗示，使他们增进对于自己民族前途的自信力。我们在清

朝时，常听见人家称中国为“老大帝国”，表示其奄奄待尽的状态。辛亥革命后，帝国取消了，

但老大还是老大。如果中国真老大了，那么由衰病到死亡为期已不远，我们只有坐以待毙而已，

还有什么希望，还能鼓起什么工作的勇气！因此，我想给暗示青年们，说中国正在少壮。这不是

我杜造事实。实在历史里的证据也不容我不这样说。中国民族的生存年龄太长久了，为什么别的

古老的民族早已亡却，而中国还能支持下去，这一定有一个理由在内。我想起这应是常有强壮的

异族的血液渗进去，使得这个已经衰老的民族时时可以回复到少壮，所以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

问题就是内外各族融合问题。而追求内外各族所以能融合无间的原因，就为中国人向来没有很固

执的种族观念。明明是不同的两个种族，明明是很有历史的仇恨的两个种族，但只要能一起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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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府之下，彼此就都是一家人，大家可以通婚，大家可以采取了对方的长处而改变自己的生

活形式，因此中国民族就永远在同化过程之中，也永远在扩大范围之中，也就永远在长生不老之

中。譬如商和周，一个起于东方，一个起于西方，决不是一个种族。商人在中原生息了一千多年，

文化高了，大家喜欢享乐，俾书作夜的喝酒，眼看他们是衰老了。周人挟其新兴的锐势，把商朝

打灭，论理周人出于西羌，尽有把中原文化大摧残的可能，然而他们却安然承受了商的文化，更

把它发挥光大，舍短取长，这衰老的文化就得了新的生命了。姬姜诸姓本非诸夏，但入据中原之

后马上成了诸夏，和向来住在中原的人民互通婚姻，这衰老的种族又得了新生命了。周人封诸侯

于四方，把诸夏的文化﹑语言和血统扩张到非诸夏的区域里去，七八百年之中把东夷，北戎，西

戎，赤狄，白狄，群蛮，百濮，融化得干干净净，到秦始皇时就不费大力气把全国统一了。秦朝

虽倒而诸夏和夷狄所混合的民族则不倒，也绝不听见他们里边闹过什么种族问题，可见秦皇所混

合的只是几个国家，所打倒的只是这几个国家里的特殊阶级，至于这国内的人民是早就同化为一

个民族，早就自己统一起来了。秦汉以后，又有匈奴，鲜卑，西羌诸族的问题，似乎要把汉人压

倒，到了五胡乱华，中国土地失掉大半，用了偏狭的种族观念看来当然是中国的大不幸，但从远

处着想，则渐渐衰老的中国民族又得了救星。因为这班入据中原的雄主只是想抢地盘，并不是坚

持了他们的种族观念而要把汉人消灭，况且他们寄居内地，受中国文化的陶冶已深，所以跟汉人

杂居也不会发生什么种族问题。不但不发生种族问题，而且他们还要竭力地消灭种族问题。例如

刘渊建国，不是称为匈奴而称曰汉，表明他的国家是继承刘邦的朝代的；李雄建国成都，不自称

为氐而称曰成，其后李寿继位，又改国号曰汉，表明他的国家即是刘备的汉蜀的后身。华化最著

名的要算北魏的孝文帝了，他的一切政治设施都要上规三代，先废掉自己的姓拓跋，改姓为元，

又命其国的鲜卑族都把复姓改为汉式的单姓，又令鲜卑人和汉人通婚，甚至强迫年轻的朝官“断

诸北语，一从正音”，改说中原的语言，这里是有意识的把鲜卑人和汉人混合了。汉人受了五胡

的压迫，许多有地位的人逃到南方，从长江以南直到南海就完全开发了，许多南方部族也就并入

汉人里去了。因为有这样的大混合，所以会有隋唐的统一，在种族上，在文化上，都大大地表现

这返老还童的新气象。嗣后，唐代有突厥，回纥，吐谷浑，吐蕃诸族问题，宋代又有契丹，女真，

西夏，蒙古诸族问题。但结果还是同以前一样，有的全部并入汉人里去了，有的也有一部分并入

汉人里去了。近数百年中，闽粤人到南洋经商的极多，当有娶了当地女子成家的，所以马来种也

混入汉人的血统。中国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现在可以溯至三千多年以上，将来考古学发达之后

或可上推到万年以上，我们的民族所以能这样的永存，就因为我们大度包容，我们肯吸收新的血

液，我们不存什么狭隘的成见，所以有极强的向心力，进来一批就同化一批，质的方面愈糅杂，

量的方面愈扩大，纠纷是一时的，表面的，而统一则是经常的，永久的。（上述意见会写入《古

史辨》的第一册自序，页 80-90，今加以补充） 

这是我对于这问题的第一次注意。可惜商务印书馆急于出版，这部教科书竟不能称心编好。

民国十三年，西藏班禅喇嘛为和达赖不睦，避居北京，这件事从我们看来似乎很平常，但一班蒙

古人听得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了。平绥路车一批批载着蒙人前来朝拜，街上连接不断地跟着穿了

黄衣和红衣，着了皂靴，手捧了香盒的男男女女，这又给我一个新奇的刺激。我们生长在沿海的

人看外国人很容易，而看本国的边地人民却很难，因为容易看见的边民都改装了，分辨不出来了。

我平时在北京所见，代表蒙藏人的只有几个喇嘛，到这时才真正见到成群的蒙古人民。我觉得蒙

古人有这样虔诚的信仰，不辞跋涉，不惜耗费，携妻挈子而来，只为向班禅磕一个头，这种宗教

热情便是汉人最缺乏的，应当吸收的。又想他们生长在大自然里，身体健壮，他们的先人已有一

部分和我们同化了，我相信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继续了这先辈的脚迹而加入我们的队伍里。

因为有了这一点感触，我就写了一篇“我们应当欢迎蒙古人”，投登在徐旭生先生主编的《猛进

周刊》。这是我对于这问题的第二次注意。 

我当初使用这“民族”一名正同你的意思一样，凡是文化，语言，体质有一点不同的就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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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民族。请你翻出我的《古史辨》看，“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

族”……写得真太多了。向来汉人自己都说是黄帝子孙，我研究古史的结果，确知黄帝传说是后

起的，把许多国君的祖先拉到黄帝的系统下更是秦汉间人所伪造，于是我断然地说，汉人是许多

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但是九一八的炮声响了，伪满洲国在伪“民族自决”的口号

下成立了，我才觉得这“民族”不该乱用，开始慎重起来。从前我对于自己的期望只是毕生研究

与世无关的学问，绝不愿学以致用，免得和政治发生联系，生出许多麻烦，到这时碰到空前的困

难，才觉得我们的态度有改变的必要，我们的工作再不可对于现时代不负责任了。于是逢着和师

友们谈话，常常把“民族”名义请教他们，结果使我知道民族就是一个有团结情绪的人民团体，

只要能共安乐，同患难的便是，文化，语言，体质方面倘能混合无间，固然很好，即便不能，亦

无碍其为一个民族（理由下详）。想起汉人的来源，拿来比拟，就觉得再切合不过。汉人的文化

虽有一个传统，却也是无数文化体质的糅杂，他们为了具有团结的情绪和共同的意识，就成了拆

不开的团体了。再想蒙、藏、缠回，知道他们都是部族。汉人体质中已有了许多蒙、藏、缠回的

血液，现在的蒙、藏、缠回则是同化未尽的，然而即此同化未尽的也是日在同化的过程之中，将

来交通方便，往来频繁以后，必有完全同化的一天。至于现在虽没有完全同化，然而一民族中可

以包含许多部族，我们当然同列于中华民族而无疑。这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第三度注意。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察哈尔的德王也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宣言内蒙自治，我们住在

北平，见闻较切，又来一个强烈的刺戟。翌年夏间，我就和吴文藻先生等同至百灵庙，和德王及

其部属作了几天周旋，把这个问题的核心算抓住了。原来蒙人不受教育，又甚散漫，那里想得到

自治自决问题，这不过是几个上层分子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后，要使自己的地位有举足轻重之势，

做出一番投机事业而已。他们会公开地向我们讲，“自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后，中

央政府答应每月给发经费三万元，但日本人来拉了，说你们若到我们这边来，每月稳给三十万元。

我们究竟走那条路，是应当考虑的”。那时我们就料到，他们如果惟利是图，那么以“民族自决”

开始者必将以“出卖民族”终结，果然两年之后德王就投到日本人的怀抱里去了。犹记我们访问

德王，听他的话是北平话，看他所读的书全是汉文书籍，问一问他所受的教育，知道他从小在归

化城里读汉文，我们吃饭时随便讲笑话，他也能从人名作对子，受汉文化陶冶之深真与汉人无二。

可是他正式向我们宣讲时便只说蒙古话，而担任翻译的那位职员虽然生长在北平，说得一口极流

利的京话，并且能唱京剧，也惺惺地作态道，“兄弟是蒙古人，汉话说不好，请诸位原谅！”我当

时禁不住对他们起了反感。我想，我们都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北平话原是我们的“国语”，而且

你们说来比我们南方人还强得多，为什么要摆出这样的虚架子来？这当然是他们胸中横梗着“民

族”的成见，以为“你们是汉民族，我们是蒙民族，我们应说自己言语来表示我们的民族意识”。

在这种情形之下，使我更觉得民族二字的用法实有就亟纠正的必要，否则，各部分分崩离析起来，

我们还说什么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这是我第四度对于这个问题的注意。 

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到西北游历。十年前，国民军驻防在西北，曾因主客的互不了解，激起

了回汉间的大冲突。那时我只在报上看见，印象不深，以为事平后就回复原状了。万想不到这次

车轮马迹所至，进一座城就见全城的颓垣断井，歇一个村就见满村的漫草荒烟，这边是白骨塔，

那里是万人冢，一处处的伤心裂胆，简直不忍张开眼睛来直面。在这般的创矩痛心之下，回汉间

有了鸿沟了。住在洮河西边的回民，日用的东西不能不到东岸的城市里来购买，但买得即走，不

吃一餐饭，不睡一夜觉。某一个城，权力属于回民，他们看见汉人手里提了猪肉就包围起来，给

他一顿毒打；几个汉人聚在一处谈话，就犯了阴谋的嫌疑。只要地方上起一小乱子，那一定转弯

抹角讲作了回汉问题，大打电报，广发传单，造成一个恐怖的局面，学校各设各的，校长是汉人

当然招不到一个回民学生，回民当了校长，汉人子弟也不会有一个上门。岂但汉和回这样地不合

作，这端又把番民掀入漩涡里。可是番民不同汉人，家里都藏有枪弹，他们毫无客气，把以前回

民所买所租的田地统统用了武力收回了，逼得一班庄稼汉为生的回民断绝了生计。他们听得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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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前来，便不管我们是做什么的，七手八脚拉住了我们的马头，跪地号啕大哭起来，称我们为

“中央救苦大员”，要求替他们伸冤，好使我们上庄。在这等异常明显的畛域之下，十年前的好

朋友也为当地的成见所劫持而不敢当面讲话了，有两位先生先后向我们说：“我们在外边是一家

人，到了本乡就分作两家人了！”亦惟在这等异常明显的畛域之下，帝国主义者的分化工作也就

容易入手多多，他们只怕天下无事，正在待时而动。许多人不到西北，报纸上看不见多少西北的

新闻，总是以为那边是很平静的，那知亲临其间，竟是惶然不可终日，各个帝国主义者已把战场

布置好了。我看了这种情形，心头痛如刀割，推原这种情形的造成：还是“民族”二字的作祟。

本来没有这个名词时，每次内乱只是局部的事件，这件事一解决就终止了。现在大家嘴里用惯了

这个名词，每逢起了什么争执和变动，大家就不先去批评那一方面的是非曲直，只说是某民族与

某民族之争，于是身列于某民族的，即使明知自己方面起哄的人是怎样轻举妄动，也必为民族主

义努力，替他回护或报仇，而私人的事就变成了公众的事，随时把星星之火扩而充之，至于天崩

地裂的可能。事件平了，两族的冤仇就永远记住了，报复的机会是总有一天会来到的。假使各方

面确是单纯的种族，互不相通，为了爱护本族不恤和邻族拼个你死我活，那还值得。无如血统之

间早已混合，番和汉，番和回，回和汉，通婚的不计其数；回女虽说不嫁汉男而汉男却尽可娉娶

回女，他们想不到生下的孩子也传得一半的母系血统，何况陕青宁的回民除了极少数的祖先是由

阿拉伯等处来传教者之外，其余本来是汉人呢！（即此极少数，也以历代混合的结果，在种族上

已经全是汉人，除汉语以外再不能说其他的话语了。）我向一位最固执的教主询问道：“阁下祖籍

是土耳其吗”？他却很自然地答道：“舍间也是从南京迁来的”。教主况且如此，何况教民。可知

他们种族方面原无问题，不过被这个新传入的带有巫术性的“民族”二字所诱惑，大家为他白拼

命而已，唉，多么的可怜！这是我第五度对于这个问题的注意，且是印象最深切的一次。 

自从得这一回经验之后，我就不敢因为自己学识的浅薄而放弃了救援边疆同胞的责任。我想

帝国主义者为要达到他们瓜分我们土地大欲，造出这种分化我们的荒谬理论来，我们的智识分子

被他们迷蒙了心，又替他们散布这种荒谬的种子到各处去，若不急急创立一种理论把这谬说挡住，

竟让它渐渐深入民间，那么我们的国土和人民便不是我们的了，数千年来受了多少痛苦搏合成功

的便一旦毁灭了！旅行中颇有间暇，就在车箱之中，马背之上，结构成了一套理论，到云南后，

趁着朋友逼我写文，就写出“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二文。来书说我“立

论的目的似在写‘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我们政治的统一’一句话找一

个理论的根据”，真是道出了我的心事，搔出了我的痒处。不过我的意思不只限于“政治的统一”，

还要进一步而希望达到“心理的统一”耳。 

以上是我所立论的原因。我虽是没有研究过社会人类学，不能根据了专门的学理来建立我的

理论，可是我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危的时代。我所得的经验是亲身接触的边民受苦受

欺的经验，我有爱国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这样说。你明白了这一点，或可对于我以前所

说的越俎代疱的话加些原恕，所以我把这近十余年来的经验一一奉告了。下面再来书所说加以答

辩： 

来书的第一节为“名词的意义和作用”，开头说：“先生在上述二文中，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

基本问题，就是语文中的名词与其所标象的客观事实不可不符”，这句话实在是误会了我的意思。

“中国本部”一名所以不可不废除，正因客观事实没有和它相符的，“五大民族”一名也和客观

事实差池太多，我们为要使名词适合这客观事实，不致陷于“用名以乱实”，渐至“用名以乱国”

的地步，所以不得不起来加以严厉的纠正。你说马凌诺斯基“把名词的用法分成两种：一种是科

学的用法，名词所指是根据经验的，可以捉摸的，有客观实体相符合的；一种是兴比的用法，把

一个名词用来引起对方的反应”。照你下文看，似乎你以为“中国本部”和“五大民族”都是科

学用法的名词，那末我敢再申前论。 

外人称我们的满洲为 Manchuria，称滿人为 Manchus，称蒙古为 Mongolia，称蒙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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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lian，称新疆为 East Turkistan，称回民为 Mohammadans，而称们的十八省为 China Proper，

称汉人 Chinese，简直把我国裂成五国，而屏满蒙回藏于中国之外！我们从前的名称是西域，现

在的名称是新疆省，他们都不用，偏称为“东土耳其斯坦”，很清楚地要使它联接西边的土耳其

而疏远东边的本国政府。中国的地方制度，从前有郡县与藩属之别，现在有各省与自治地方之别。

若是以郡县区域为本部，则东三省和新疆省在清代已设府县，何以偏不列入本部之内，使和客观

事实相符？若说此数省僻在边陲，则福建，广东，广西，云南俱与他邦土地吡连，何以那几省却

又列在本部？若说此数省的居民种族和内地有异，则东三省除绝少数之“鱼皮鞑子”及比较不多

之人以外，内蒙各地汉人的数目也超过蒙人多多，而西南诸省各小部族还没有完全同化，即浙江

亦尚有畲民，事正一律，何以有本部与非本部的区别？若说此数省隶属较迟须过多少年才可进于

本部，无论在政治上无此辨别，就拿历史来说，周初已通肃慎，战国时已设立辽东和辽西郡，远

在开发江南之前，西域与西南夷的建置官属亦同汉武帝之世，哪里有什么迟早之别？所以“本部”

一名，无论用了哪种方法来讲都是讲不通的。我敢断说，这个名词是外国人凭空造出的！是不可

捉摸的，是没有客观实体相符合的！这个名词，我想，倒可以归入兴比的用法之内，因为一说到

“本部”，就使人立刻感到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不是中国的领土了，于是中国人不

妨放弃，帝国主义者自然可以放手侵略了。这不是利用了刺激听者的感情反应的方法而攫取我们

的土地和人民吗？ 

像这等造出了名词来分化我们的例子还有许多，就现在想到的说一下。当日本和帝俄为了抢

夺滿洲而战争之后，两国就协调了来分赃，从此便有了“南滿”和“北滿”的名词；他们私下讲

好，南滿是日本的，而北滿是俄国的。因为这些名词仅为便利于侵略，临时想出的，所以没有和

它相符的客观事实。听说九一八后，日军北向侵黑龙江省，他们驻滨江的总领事远不知道南北滿

以何处为界，大为惶惑。这是一件事。英人的势力达到西藏之后，俨然把西藏看作自己的保护国，

民国初年他们要求中国政府不要干涉西藏内政，并提出“内藏”和“外藏”的名词，以打箭炉以

西直到阿里统为“外藏”，并主张完全自治，只留青海南面一小部分“内藏”给中国政府统治，

如果那时我们的政府屈服了，那么西藏和西康已久不是我们的领土了。试看清朝末年英藏直接交

涉的公文，他们对于西藏直称以“国”，于达赖喇嘛迳呈国书，一则此“全藏国家”。再则曰“西

藏国家”，三则曰“英国与藏国”，可见他们早不把西藏算作中国的一部分了。（见北平研究院编

辑之“清代西藏史料业刊”，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们想实际上上拿去整个西藏（外藏）而名义上

却还留下半个西藏，这是怎样的不顾客观事实？这是又一件事。 

写到这里，想起了两个最有趣的名词。伪滿洲国为什么叫“滿洲国”，岂不是因为这是清朝

初叶的根据地，而清皇室是自称为滿洲人的，我们姑且不论清朝的根据地在那里，和那些地原是

他们从明朝手里夺过去的，就说东三省是滿人所固有，那么这个“滿洲国”也只限于东三省而已。

然而，试看，自从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之后，日本人把热河省抢过去归到滿洲国的版图之内了！

热河省原是蒙古的昭乌达和卓索图两盟地方，清代也已设置府县，和滿洲有什么必须并家的理

由？日人一方面假借滿洲名义成立了“滿洲国”，一方面又想假借蒙古名义酝酿“蒙古国”，那么

他们应当以滿归滿，以蒙归蒙才对，什么要夺蒙归滿，自己扯破了这一张“民族自决”的幌子？

（实在说来，蒙古的哲里木盟跨有辽吉黑三省之地，如果蒙古人真正民族自决起来，还应首先问

伪滿洲国收回这些地方呢。）即此可见他们的口不应心和掩耳盗铃的丑态！还有一个名词是“华

北”，这个名词跟着“中国本部”而来。人家替我们划出一块地方叫做本部之后还嫌不够分化，

又在这名词所标象主观区域之内划为“华北，华中，华南，华西”几部分，大约华北指的黄河流

域，华中指的长江流域，华南指的珠江流域，华西指的江河上游。如果照这样来讲，那么，河北，

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都应归入“华北五省”才是。可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首领陆军中将土

肥原口中的“华北五省”，却是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这岂不轶出了他们所谓本部

的区域？难道他们大量，有意把本部地方放宽了吗？不，这是因为这五省接近滿洲东蒙，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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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边下了功夫多了，觉得支配得动了，所以他们要促使这五省快些步东北四省的后尘，而另组

成一个伪国，所以他们先强迫我国政府设置一个“华北政务委员会”，为脱离中央的准备，还尽

催“华北五省的‘特殊化’和‘明朗化’”。唉，特殊化，明朗化，这是许多新名词出现的原因！

你所说的“‘这类名词’目的并不在说明事实而另具其他作用”，这是最不错的。惟其如此。所以

这类名词，所标象的只是主观的作用而不是客观的事实。 

以上说的是地理方面的几个新名词，现在再说种族方面。帝国主义者不但分割我们的土地，

而且要侵害我们的人民。最显著的，像“独立罗罗”（Indeqendent Lolos）就是一个。夫罗罗人栖

息之地即在人们所谓中国本部之内，罗罗人没有什么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可以和中央政府对立

的，只不过一部分住在深山之中，与外界接触太少，自成风气而已，何得谓为独立？陶渊明作的

桃花源记，秦人有避乱入武陵山中者，其子孙“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难道我们可以说桃花源

中人也是魏晋时代的独立民族？ 

“五大民族”一名似是而非，并没有客观相符的实体。滿人本不是一个民族，在今日除了“鱼

皮鞑子”（赫哲、达虎尔等）之外固已全体融合在汉人里了，即在当年亦不具一个民族的条件。

明朝建州左卫的女真世袭指挥，受了甚深的汉化，要自建一个部落，就他力之所及，把女真，高

丽，蒙古和汉人合了起来，成为一个新族，所以虽在真正的滿洲八旗中，汉人和高丽人的血统已

糁入不少。如所谓瓜尔吉，即关家也，董鄂，即董家也（此类事实，《八旗志氏族志》中记载甚

多，《礼亲王肃亭杂录》亦有，将来当笺出）。他们初起之时已就如此，何况后来完全汉化的时候。

我记得幼年时，常听家乡传说，谓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送他到宫里去玩玩，那知抱出

来时，就换了一个女孩子了。初以为这是里巷不经之谈，后来看见曾任女官的德龄做的“清宫二

年记”也有同样的记载，始知这故事不是我们江苏人杜造的。无论此说为真为假，康熙，嘉庆，

道光三个皇帝的母亲纯是汉人却是无可疑的事实。（康熙母亲佟氏，辽阳汉姓钜族，世人皆知，

此二者见张尔田《清后妃传》稿）。就说这是他们一家的事情，关系细小，我们不必管。再就体

质讲，汉和滿实在也分不开来。五六年前。丁文江先生到燕京大学来测量江苏安徽两省人的体格，

测到我时，他惊讶道，“你真是（Typical）江苏人！”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你的后脑扁平，

这是沿海一带人的特质，连东北也是如此”。我想，我们的祖上，汉武帝以前住在浙江海边，汉

武帝以后直至现在二千余年住在江苏海边，他的话很有道理。后来碰到几个滿人，我注意他的后

脑，果然也是扁平。因此，疑心有史以前居于渤海，黄海和东海岩岸的是一种人，后来隔绝了，

才有朝鲜、肃慎、东夷、吴人、越人诸种分别。近来我留心古代沿海一带的人名和地名，觉得也

可以证成这个假设。所以就使说民族之中应有体质的成分，汉和滿是否定该分为两族也是大有疑

问的。 

我敢率直奉劝研究人类学和人种学的人，你们应当从实际去考定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种族，

不应当听了别人说中国境内有五大民族，就随声附和，以为中国境内确是五个民族，使得一班人

跟着你们，更增高他们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宣传的信任心，陷国家于支离破碎的境地。如果我们常

常用了“苗民族”、“瑶民族”、“罗罗民族”、“僰夷民族”等名词来说话作文，岂不使帝国主义者

拍掌大笑，以为帮助了他们的分化功劳？这是我的一点愚诚，希望你采纳的。 

本刊篇幅太少，写到这里已经完了，余下的话，只得留在下期里再谈，乞原谅。 

 

 

 

 

 


